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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 台湾实验教育

2016年起担任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的唐凤，由于其“最年轻政委”的身份，以及推动口罩实名制等数位措施

台湾逾1.9万人自学：“逃避学校”、“花费不菲”，自学开启哪些可能？

“如果对人或自己没有足够的自信，就会紧紧抓著主流价值观不放。”

台湾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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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功，被台湾媒体冠上“天才IT大臣”的称号，并一跃成为新一代“网红”。同时，她14岁离开学校自学的

经历，也在台湾点燃对自学的热烈讨论。

1990年代就离开体制内教育的唐凤，是台湾最早接受自学教育的学生之一。她在《唐凤：我所看待的自由

与未来》一书的自述中提到，她原本有机会保送台北的明星高中建国中学，最终却决定放弃，在国中毕业

前选择辍学，在家自主学习。14岁的她对父亲说：“课本上的知识落后网路十年，我想学的，在建中（建国

中学）学不到。”

和唐凤同辈的台湾人，有自学经历的少之又少，除了因为当时实验教育（又称体制外教育）的概念尚未普

及，也由于台湾设有《强迫入学条例》，规定所有届龄公民必须接受小学和国中的义务教育，且没有任何

关于自学的法律支持。唐凤有机会接受自学教育，还要归功于她当时国中的校长特别“包庇”，允许她不用

到校上学。

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推崇体制外教育的家长们（包括唐凤母亲李雅卿在内）的推动下，台湾的体制外教

育开始有所发展。1997年到2001年间，台北市政府因应一群家长的请愿，推出一个五年专案计划，成为

台湾第一个允许合法申请自学的县市。然而，同时期台湾的其他县市仍强力执行《强迫入学条例》，高雄

市甚至有警察到教会共学团体强抓学童入学的例子。



1999年，台湾政府公布《教育基本法》，鼓励私人兴学，首度提供实验教育办学的法源；2011年又修订

《国民教育法》，允许办理非学校型态的实验教育。但以上两部法规都未订定细则，实际执行完全仰赖负

责掌管教育的各县市政府意愿。这十多年间，实验教育在台湾各地的发展不只有限，也参差不齐。

到2014年，推动实验教育人士殷殷期盼的《实验教育三法》终于通过，订立了学校型态、公办民营、非学

校型态等实验教育的完整法规，并强制地方政府制定申请实验教育的办法和配套机制，保障体制外教育学

生的权益，隶属非学校型态实验教育的个人自学生也是其中之一。

自学：一种权利的争取和实践 


《实验教育三法》通过后，台湾实验教育开始多元化发展，较知名的机构有属于学校型态实验教育的苗栗

全人实验中学（1995年创立，2009年立案），以及非学校型态实验教育的台北市影视音实验教育机构

（2016年立案）。另一方面，根据法规，学生和家长可自行撰写自学计划，向地方政府教育局申请，使得

全台湾自学生人数快速成长。根据台湾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3年全国实验教育学生人数仅2,264人，到

了2020年便成长到1.9万。

https://stats.moe.gov.tw/statedu/chart.aspx?pvalue=51


不过，与台湾目前从小学到高中约250万的学生总数相比，选择实验教育的学生依然只占极少数。大多数

家长对于申请自学的细节仍缺乏了解，或是抱持怀疑态度。2007年成立“保障教育选择权联盟”、倡议“教

育选择权”的陈怡光认为，实验教育的立法仅是基础，要让所有公民都享受到完整、多元的受教权，还需要

更多的信息推广。

“教育选择权是人权一部分，在宪法保障的范围内。我们本来就有权利选择要怎么受教育，而政府提供（自

学）的选择只是其中一个选项。（可惜的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非常少，障碍来自于信息不对称。”他说。

陈怡光的孩子从小学就开始个人自学。2002 年，陈怡光与波兰籍妻子魏多丽从美国回台，发现台湾的幼

稚园“把孩子整天关在室内，全校共用同一个固定作息时间表，安排一大堆课，学生和老师按表操课”，让

推崇自由学习的他们感到匪夷所思，决定自己在家用蒙特梭利教育法（由义大利心理学家 ​​Maria

Montessori提出，强调尊重孩子天然的心理、生理和社会性发展的教育方式）来教育孩子，并在2004年

申请个人自学。

陈怡光指，在台湾推动自学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段“公民不服从”、挑战体制的抗命史。在台湾近年来因政治

体制相对开放，让多元的教育选择成为可能之后，选择自学，正是一种主张权利的实践：“我觉得只有在公

民意识非常健全发展的社会，我们才有办法（拥有）改变生活方式的力量。（要防御台湾）不只是靠国防



而已，还有靠公民的力量。当我们教育出的下一代愿意挑战制度，挑战威权，愿意为自己的权利主张的时

候，我们就不用担心外来的欺负。”

另一方面，实验性教育也为不满升学主义至上、分数挂帅的僵化体制教育的家长和学生提供了一个出口。

台湾政府从1990年代开始推动一连串的教育改革，试图将教科书内容和升学管道多元化，建立更有弹性的

学习环境，却似乎未能有效降低学生的就学压力和升学主义风气。台湾的国中和高中学生每天上课时数平

均长达9.5小时，是全世界上课时数最长的国家之一；升高中和大学的考试，也依然以国文、英文、数学等

主要科目的分数作为评定标准。

不少推广多元教育的人士，因而将实验教育视为达到真正适性教育的解方。台北市影视音实验教育机构校

长小野就曾在媒体采访中表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只能用一套机制应付所有孩子，是体制教育最大的问

题。”

2020年2月26日台北市，国小生在班房吃午餐。摄：陈焯煇/端传媒

台湾现行的实验教育法规给予学生极大的自由和权益保障。申请个人自学的学生不需按照体制学校的课纲

内容撰写学习计划，可以根据兴趣安排任何课程。通过每学年自学成果审核的自学生，在完成法定修业年

份的学习之后 也能取得同等学历 参加高中 大学的入学考试 甚至报考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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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学习之后，也能取得同等学历，参加高中、大学的入学考试，甚至报考公务员。

仅管法律条文完善，实验教育管道蓬勃发展，台湾社会仍普遍存在认为自学成本过高、只适合“有钱家庭”

或“天才儿童”的印象。相较于公立学校，私营的实验教育机构学费确实较高，例如全人实验中学一学期的

学费为12万台币，目前已停办的“跑蛙自学团”国中注册费为2万5000台币，而根据台北市教育局订出的学

校收费标准，目前公立高中一学期的学杂费约8000台币，公立国中则免学费。此外，在家进行个人自学的

学生，大多也必须长期负担每小时数百至数千元台币的家教费。不过，在社区课辅班辅导自学生多年的老

师高玮呈指出，虽然经济条件是自学的一大门槛，靠着非政府组织资源和志工网路，家境较困难的学生依

然有机会取得学习资源充足的自学环境。拥有善于倾听、引导的自学陪伴者，反而是顺利进行个人自学更

可遇不可求的条件。

另一方面，自学给予学生充分选择自由的学习模式，也引来一些外界对于学习成效的质疑：像是自学生在

没有系统性指引的情况下，学习的知识是否扎实；离开强制学习的环境之后，较缺乏毅力的学生是否会在

学习遇到困难时轻易选择放弃，以“找兴趣”为借口而不断更换课程；以及自学生选择与大多数同侪不同的

学习方式，是否更容易产生自我怀疑而带来额外心理压力。曾在多所实验教育机构任教的黄瀚峤就曾撰文

提醒，自学并非解决所有学习问题的“灵丹妙药”，也不是一种“没有问题、不用努力、不用负责、没有面对

的学习方式”，且在看似自由的自学环境里，学生依然必须面对无法达到自我期许、迟迟未能培养出特长等

压力。

选择离开体制内教育的学生，究竟得到了怎样的学习体验？端传媒采访了自学生、让孩子选择自学教育的

家长，以及在社区课辅班辅导自学生的老师，谈谈他们经历的自学，以及自学教育的困境和解法。以下是

他们的自述：

https://ubrand.udn.com/ubrand/story/11815/3206773


王逸圣在国立清华大学。摄：陈焯煇/端传媒

自学生王逸圣 


我觉得政府法规的重点应该放在怎么追踪自学生离开学校之后的发展，而不

是离开学校就放牛吃草。

王逸圣今年19岁，桃园人，目前是清华大学不分系大一学生。2015年国中二年级下学期开始个人自学。父

母是一般上班族。

我从国小就喜欢看新闻，网路新闻、电视新闻、报纸都看。2014、2015年台湾发生太阳花运动、香港发

生雨伞运动的时候，有关民运的讨论特别多，激起我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上国中之后，升学压力比较大，

考试很多，一天连续上七堂课，学什么都是学校安排好的，就会想为什么要念这些科目，投入时间到公共

事务上好像更有意义。刚好那时看到可以申请个人自学，就觉得我可以试试看。

当时我把自学计划书、申请书都写好了，才跟爸妈说。爸爸一开始觉得大部分学生都在学校里走过来，为

什么我需要不同的管道，但后来说可以申请看看，抱持“不积极反对”的态度，陪我走完送件的过程。我们

家就是这样，不太会去要求小孩一定要做某件事。

但学校是反对的，校长觉得我的成绩没达到全年级的前5%，他觉得只有学习顶尖的学生才适合申请自学。

但我那时候成绩不太好，是因为我对在学校学习没什么兴趣。校长一开始不想帮我送件到教育局，不过他

实际上并没有这个权限，我们可以自行申请，通不通过是教育局决定的。后来我爸妈帮我跟校长沟通，校

长就答应了。

申请通过之后我自己安排课程，找老师教学，或是去外面上课，到处参加工作坊、研讨会、论坛，蛮像大

学生的。离开学校之后，所有时间都回到自己身上，一天的行程长怎样都由我自己决定。开始自学最直接

的感受，就是重新找回对生活的主控权。我的父母理解我在学习上有自己的规划，通常不会介入。

当然它不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很多人在初期会有撞墙期，像我刚开始安排了太多课程和活动，想按照计



划执行却没有成功。高中之后比较懂得更有效地利用时间，也更有明确的目标，开始实质性地参与一些公

共事务，累积经验和资历。我认为每个学习者都有可能面临无法达到目标或必须改变学习目标的问题，但

学习本来就是这样的过程，应该要以当事人的角度去判断这是否是“逃避学习”，迷茫和想通的过程也许也

是重要的。

16岁时，我应征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青少年咨询会委员，参与了两届，把自学的情况和困难反映给政

府，一起讨论怎么解决，像是推动自学生打公费疫苗、申请就学贷款等等。我也担任过新北市政府青年事

务委员会委员、桃园市政府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促进会儿少代表，在那些场合有很多学者、教授参与讨

论，我当时对法规不太了解，跟他们对话起来很有挫折感。反思之后，我想提高自己的能力，所以写信给

中原大学法律系的教授，申请旁听他的法律课程，一听就是两年。让我感动的是教授发现我在课堂上表现

不比其他学生差，把我当他的学生一样关心我，还邀请我去期末聚餐。

国立清华大学。摄：陈焯煇/端传媒

实际参与公共事务让我更深入地摸索自己的兴趣，也对大学的学习情况建立了一定的想像，所以后来决定

考大学，后来透过“特殊选才”（台湾的大学入学管道之一，由各校透过书面审查、面试或笔试甄选学生，

不需要全国入学考试的成绩）的方式进入清华大学。我现在在大学主要学的就是法律课程。



自学真的多花不少钱，要请私人家教，上很多课程，所以很感谢我父母的支持。开始自学之后我才发现，

教育其实是一个国家投入非常多钱的领域，离开学校都是要自己花钱的。高中自学生有补助（一学年最高6

万7120台币），但小学和国中没有。有些自学生可能会去打工，不然就是家长付钱，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自

学也有经济的门槛。

有些学生选择自学的心态是逃离学校，本身对学习并没有没想法，但我觉得把时间还给他，他还是有机会

发展自己的东西。我觉得政府法规的重点应该放在怎么追踪自学生离开学校之后的发展，而不是离开学校

就放牛吃草。

在追踪自学生学习状况方面，每个县市的做法都不一样。像台北市和新北市每学年会要求自学生以“发表

会”的形式展示学习成果，作为评估自学计划执行情况的依据，但不是每个学生的学习成果都适合通过几分

钟的发表会来展现，而且每个审议委员的宽松程度不一。桃园市和宜兰县我觉得做的比较好，审议委员会

个别访视自学生和家长，针对学习计划落实情况、教学资源、学生身心状况等面向让家长自评并提供意

见。此外，桃园市还设有“桃园市自主学习3.0实验室”，提供自学生各种软硬体的学习资源，像是找专家设

计提供给自学生的课程，和大学媒合让自学生到大学上课等等。

自学生黄思颖。 摄：陈焯煇/端传媒



自学生黄思颖 
 爸爸希望我多看看学校以外的世界。 


黄思颖今年14岁，台中人，2015年国小四年级开始个人自学。母亲开中医诊所，父亲辅助诊所的社群经

营。

我在小学三年级下学期遇到了一个非常死板的老师，他是那种非常以成绩为重、很宠成绩好的同学的老

师。那时我爸爸有帮我请家教，所以我所有科目的学习进度都是超前的，在班上成绩很好。我数学已经学

到五年级，但学校还在教三年级的，所以我上课都在睡觉。

但我有个好朋友成绩超烂，那个老师常常在课堂上公开说我的朋友成绩不好，直接公布她的分数，有一次

我就站起来说：“老师，不是所有的学生都适合你的教育方式好吗？而且她的英语非常好，你怎么可以这么

说她？不是功课不好的就一定是坏孩子！”老师想跟我杠又杠不起来，我感觉他很讨厌我，但因为我成绩好

动不了我。有天那个老师问我要不要自学，我爸爸也刚好一直都有在看自学这个制度，就帮我送了申请

书。

我觉得在小学四年级那个年纪，虽然不想去上课，但不会发自内心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自学。那时候选择自

学基本上还是爸爸帮我决定的。

我爸爸跟我说当初让我自学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希望我多看看学校以外的世界。还在学校的时候，

他就经常让我请假带我去山上，甚至是去日本。但学校不太能容忍这种方式，每次我一请假，老师就会把

我没去上课那几天的作业直接丢在我的桌上，要我当天写完。



黄思颖自习地方内的装饰。摄：陈焯煇/端传媒

第二个是希望我能走菁英式教育。他发现我在学校学的东西，在学校以外也能学到，所以选择带我脱离体

制内教育，学习的内容不变，但能更自由地运用时间。一开始爸爸可能只是希望我在学科上比同龄人学得

更快，并没有真的要让我在思维上有什么特别突出的改变。但在我自学的六年期间，他也有更多的体悟，

有天他跟我说：“学校现在教的东西在之前的年代可能有用，但现在网路科技这么发达，未来你们需要的能

力一定跟学校教的有很大不同。”这跟自学圈的有些观念刚好叠一起。

自学以来我有过一段非常自卑的时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自学。刚出来自学就是“排毒阶段”，每天睡到

十二点，每天都在玩，没有找到一个平衡。一开始觉得超好玩超棒，享受不用去学校的快感，但大概过了

一段时间就发现“天啊我都没有在做事情”，才开始振作起来，想想要做些什么。

现在我主要的课程有数学、钢琴、素描跟摄影史，大部分的课都是我爸爸推荐给我的，但后来也都变成我

喜欢的课。其实很多课也是我上了才知道我喜欢，或是上了才知道我需要。我觉得就算我上的这些课跟“正

常”学校里的课程很不一样也没关系。我已经打算不考会考（台湾的高中入学考试），高中继续自学，以后

也不一定会上大学。



黄思颖在音乐教室内弹琴。摄：陈焯煇/端传媒

我的经验是自学审查还蛮容易通过的，如果审议委员不满意会叫我改课表，然后就可以通过了，成果报告

我都丢我的部落格就可以，听起来是不是超级简单？但台湾现在自学的人还是不多，我觉得主要是家长没

空陪伴，要不然就是很多人不了解自学这个体系，会感到不安。如果家长不知道怎么让孩子学习，就会担

心一出学校就歪掉了。

我有时候压力也蛮大的，觉得自己头上飞着一堆家教和课程的钱，还有我父母的时间成本。尤其是我爸

爸，他花了很多时间陪我。

高中以下的自学生都要在学校挂学籍，只要跟学校说要申请自学就可以。我们会挂名在一个班上，但对于

班里的同学来说，自学生就是个幽灵人物。我有时会回学校送注册单或参加一些学校活动，但通常没有同

学会认出我。我有试过跟其他同学聊聊，但他们的话题都是手游、抖音、直播，我可以跟他们聊起来但我

不想。

很多人认为自学生未来无法跟社会衔接，我觉得真是莫名其妙。自学生大部分都在校外，没有被场地局限

的问题，比较多跟不同人接触的机会，通常还更早知道外面的社会长什么样子。但当然也要看家长给他们

接触到什么东西，以及自学生本人的生活方式。就像有些人即使出社会了，也不一定会接触到很多不同的

人，所以也不是绝对。



台湾瑟谷实验教育机构负责人林睿育与她的儿子。摄：陈焯煇/端传媒

自学生家长林睿育 


《实验教育三法》给自学生的弹性非常大，但多数家长还是很不安。 


林睿育是台湾瑟谷实验教育机构负责人，两个儿子都选择实验教育。 


我一直都有关注实验教育，所以两个儿子上小学之前，曾经跟先生商量要不要找森林小学（基于人本教育

的理念学校），但后来先生还是觉得“我们也是读体制学校长大的，为什么他们不可以？”

后来我们搬到新北市新店的花园新城，就读这里的体制小学。这个社区有不少在体制外教育模式中学习的

学生，包括很多自学生，社区连结也比较强。我想要我小孩有个放学后可以跟同学一起玩的童年。

但是哥哥到中年级、弟弟到一年级的时候遇到情况不理想的老师，过度“认真”， 像是要求写“林”字两只脚

要一样长，“安”字两个肩膀要平等等。小孩好不容易写了两页的生字，结果每一个字都要改，每一格都被

红笔标示不合格。老师在下课或空档时间常常因为要求秩序或规则而骂人，甚至用掉半堂课。后来家长联

合起来跟学校抗议说这个老师不行，​​但是校长也无能为力，因为老师并没有“犯错”，甚至可以说是很“认

真”，只是全班的家长和小孩都受不了这种“认真”。体制就是一个保护伞，只要进去这个体制里面，老师就

是被保护的，很难改变老师教学的方式。

那时候想要帮小孩找出路，看看能不能进种籽亲子实验小学（台湾第一所由家长创办的实验学校）。弟弟

很幸运进去了，但高年级名额很少，哥哥就没能进去。弟弟进去种籽之后，我发现那里老师和学生的关系

比较平等，跟体制学校差太多了。家长在校园里也觉得非常疗愈，从听老师和学生怎么讲话就能受到很多

启发，接收到教育能量。



台湾瑟谷实验教育机构，小朋友画的画。摄：陈焯煇/端传媒

哥哥升国中的时候刚好《实验教育三法》通过，就加入社区里一个很早期的自学团体“赤皮仔”。但我发现

一个很可惜的地方，《实验教育三法》给自学生的弹性非常大，不需要跟国家课纲学习，也不一定要考

试，但多数家长还是很不安，所以在“赤皮仔”还是会学国文、英文和数学，还是希望学生去考高中。我觉

得这就失去了走体制外教育的意义。后来弟弟上国中的时候，我就跟几个理念相近的家长另外办了自学团

体“跑蛙”，收中学阶段的自学生。

我们家两个小孩目前都不想上大学。小孩自学久了，自然都会发展出自己的方向，像是哥哥的专长在烹

饪、艺术、音乐这些方面，就比较没有念英文和数学，但国文有在读自己有兴趣的书，英文有去上有兴趣

的课程，只是不是体制学校的课和进度。

哥哥觉得自己想做和想学的事都不一定在大学才有，而且他都已经在做了，所以去读大学除了那张学历，

对他来说没什么意义。最后他连高中的自学都没完成，现在是高三的自学中辍生。我觉得，他如果仔细想

过之后觉得他现在人生过得很好，也不需要那个学历，为什么要为了申请自学而一直做成果报告？他没有

动力做这件事，我觉得也ok，等到有需要的时候他再自己去处理就好了。



现在哥哥已经开始工作，在小学生的实验教育团体教小孩烹饪。他在高中自学中曾去一个蛮有名的餐厅工

作，非常有兴趣，学了不少。他也有在玩音乐，做录音、收音的工作，我参与创办的瑟谷教育推广协会的

podcast就是他帮忙录音的。

我们有时候会烦恼自学的小孩都在某种保护伞下，有办法找到工作吗？事实上，他们有更多时间探索兴趣

和发展特长，会比一般小孩更早接触到工作场域和就业机会。

我觉得自学最大的困难是家长的认同。很多孩子想自学但家长不认同，18岁之前申请自学一定要家长同

意。这中间有很大的世代差异，家长会把自己的经验套在小孩身上，说：“我小时候也是这样长大的，为什

么你不可以？”但是世代变化太大了，不应该这样类比。

台湾瑟谷实验教育机构，孩子在玩游戏。摄：陈焯煇/端传媒

从体制教育的观点看来，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学生是在“逃避学校”。但我认为，我们无法帮别人判断他是不

是在逃避学校，或是只是选择了更适合他的学习方式。我们也无法判断他面对困难付出了多少努力、该付

出多少努力才叫“足够”，更无法决定别人该对什么有兴趣，该在什么时间学哪些东西、学到什么程度，甚

至他该不该一定要有个“兴趣”。这些都是很个人的，即使对方是小孩，也应该要尊重。



体制教育可以改进的地方罄竹难书，但是体制有它的刚性，是稳定的必要，所以它很难改变我完全可以理

解。我觉得重要的是家长要不害怕观念跟别人不一样，像我的爸妈和姐弟对于我的小孩离开主流教育就很

反对。我觉得这倒不一定跟教育程度有关，而是价值观和取舍，以及安全感从哪里来。如果对人或自己没

有足够的自信，就会紧紧抓着主流价值观不放。

我孩子接受实验教育的过程中，也曾因为和大部分同龄人选择不同的路，而产生心理压力和自我怀疑。这

时候我会站在孩子的立场，倾听孩子的想法，因为只有真正的理解，才有真正的接纳和支持。像是哥哥提

出想停止高中自学时，我一开始也不太能理解。我虽然早就能接受小孩不一定要上大学，但很自然地以为

起码会有高中学历，跟他沟通之后发现他知道这个决定需要付出的代价，现在的生活也安排得很有意义，

仔细想想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理由。多听孩子的想法让我有更多元的观点，进而消除压力和怀疑，并

能衷心欣赏、钦佩自己的孩子，视他们为一个值得尊重的独立个体，而不只是我的孩子。

“爱小孩”是满足小孩真正的需求，而不是满足家长自己的投射。满足家长自己的投射叫“宠小孩”。自由和

责任是很重要的平衡，但这个自由应该是让小孩有真正的选择，而不是让他好像有选择，但其实没有。如

果小孩没有真正的选择权，那他就不应该去负那个责任。就像我们告诉小孩说读书是学生的本分，国文、

英文、数学这些主要科目没学好是你的责任，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小孩从来没自己选择去哪个学

校、学哪个科目，这些都是我们为他们安排好的，是社会让他们做的。



高玮呈在台北市社区课辅班“魔豆学院”担任辅导老师。摄：陈焯煇/端传媒

辅导自学生的老师高玮呈 


体制学校是基于语言和逻辑智能设计的，我觉得这是一个IQ的霸权。 


高玮呈在台北市社区课辅班“魔豆学院”担任辅导老师，目前任职四年。 


魔豆学院是一个中学课后班，主要支持社区里一些符合社会福利条件家庭的学生。学院免学费，经费来自

募款。我们的理念是陪伴学生自主学习，有学群的机制。如果学生选择“读书学群”，我们就会讨论怎么支

持他们学习体制学校的科目，但实际上我任职的四年里很少人选这个学群，也没有人选择完全顺从课后班

课程安排的“听话学群”，大部分学生都选择玩乐、休息，探索其他专长，把在体制学校里消耗在迎合和应

对上的能量，透过身心放松“补血”回来。我们的教室有很多不同区块，有电脑，有地方可以躺着睡觉，有

书本、电子钢琴、格斗器具、厨艺教室，面向很多元。

目前魔豆学院有4个自学生，分别是汪汪、花花、家明和小春。汪汪高中一年级申请自学，也是魔豆的第一

个自学生。他国二就已经有点像自学生的感觉，不怎么管学校课业，一直学习不同的东西，而且在人际互

动中发现自己和别人的烦恼不太一样，感觉其他同学好像比较不会去想未来要做什么，他在学校找不到归

属感，后来我就跟他讨论要不要申请自学。汪汪在教室会做一些兴趣探索，像是弹琴，社工会教他用琴键

抒发心情。他还会设计桌游，也帮忙架设魔豆学院的网站。

汪汪的妈妈在槟榔摊工作，是低收入户的新住民（移民后取得台湾国籍人士）单亲家庭，因为完全没上过

学，不知道学校是怎么一回事。我跟她说自学是合法承认的，通常家长只要听到这个都不会有太多意见，

所以《实验教育三法》通过对我们跟家长沟通很有帮助。

花花高中休学过两次，身心有点状况。我刚开始只是听她说话，帮她调适压力，过程中发现她觉得自己很

差劲、很敏感，无法适应人际和课业。从我的角度来看，会觉得这不是事实。我跟她说，你觉得自己太敏

感，可能只是感知力比较丰富，换个角度来看，这也可能会是特长，只是因为学校的制度没有弹性，让你

觉得自己表现很差。我顺便介绍自学给她，没想到她一听眼睛就亮起来，问我说：“我可以自学吗？”

其实她休学的两年间一直都在自学电脑绘图和水墨画，她画的水墨画非常漂亮。我跟她提到这点之后，她

才发觉“原来我休学两年不是在耍废”。她的母亲是单亲外配（外籍配偶），很支持她自学的决定。



高玮呈跟学生进行太极定步摸手训练。摄：陈焯煇/端传媒

家明有ADHD（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小学五年级才从大陆来到台湾。他之前在大陆曾经被家暴，妈妈后

来改嫁。来台湾之后，他因为东北的口音被全年级霸凌，所以有个防护罩，不太愿意相信人，很容易受到

刺激，或者会用激烈言语激怒别人。他跟我一开始是偏向咨商的关系，我花非常多时间处理他的人际关

系。后来他跟我学武术和静坐，就改变了非常多。在魔豆学院的四年间，他的人际关系成长了非常多，从

被全部人讨厌到现在可以交朋友。

他觉得他在学校的经验都不是很好，有天问我说：“你觉得我的特质应该念什么科？”我说：“你语言这么敏

捷，蛮喜欢看时事思考，你要不去读社会组，要不就自学吧。”他后来选择自学，还自己回去说服父母。

家明国中是游泳校队，两个月前去考了潜水教练证。他妈妈开卡拉ok店，非常有人脉，刚好有认识潜水教

练，就帮他准备潜水教练考试。阅读是适合他的学习方式，上次还拿心经、兵书跟我讨论，最近也在筹划

YouTube节目，想讨论一些他觉得被大家视为理所当然，但实际上不合理的议题，用搞笑的方式让大家反

思，像是“上课睡觉有什么大不了”。我觉得他是一个口才非常好的人，肢体也很好。

小春的爸爸是学校警卫，高中一年级后休学一年，现在准备申请自学。他国二来我们这里，喜欢综合格



斗，就从志工那里拿到一些护具、圈套，上网查训练方法教我们怎么陪他训练，之后参加特殊升学考试，

考上某高中的体育班拳击队。

他从14、15岁就会自己去查营养、身体解剖的知识。进体育班后，他发现有些学校里教的信息和他在网路

上看到的不一样，让他很困惑，加上因为国中不是拳击队，被视为“外来的”非科班生，遭到学长霸凌欺

负，让他决定休学。休学一年后，他还是想练综合格斗，自己找到了适合他的道馆，靠打工赚训练费，同

时准备自学申请。此外，他还想学推拿按摩和中医经络，也很喜欢讨论哲学问题。

自学生家明在研究塔罗牌。摄：陈焯煇/端传媒

我觉得在学校人际关系出现状况的，或者使用网路自学能力非常强的学生都很适合自学。某些技能在网路

上的学习资源特别丰富，像是写电脑程序、剪影片，自学就可以达到很高的程度，像我们班有人自学剪影

片学到可以接案。

我认为个人自学最大的局限就是经济状况和陪伴者。一般我们辅导的自学生如果遇到经费问题，我们会先

看看有没有共享资源，没有再找网路募资。例如之前一个学生阿宏用过一个方式，先在我的社群网路上说

明他的状况，再把愿意投资他的人加到一个脸书聊天群组，取名“阿宏的料理空间”，让他在上面写心得、

更新照片。我的一个朋友每个月固定给他两千块（台币）。



如果经费还是不足的话，下下策就是自掏腰包。上面提到几个自学生的家庭中，真正经济比较有难题的只

有汪汪，我们用共享资源来协助他自学，像是有老师会弹琴就可以提供教学，他要学的其他东西则刚好不

太需要用到钱。

解决经费问题之后，要不要建议小孩自学，要看他们有没有愿意陪伴自学的陪伴者。我不会说陪伴自学生

很轻松，因为其实很不容易，需要细腻的观察、适当的介入与不介入。一个孩子从学校出来，他的自学能

力不会马上就恢复，这是一个过程，要有人陪着他去厘清他正在经历什么情绪，他的学习策略要怎么调

整，让他知道他要付出什么代价，有什么好处。具有良好“倾听”、“陪伴”素养的陪伴者，可遇不可求。

在辅导自学生的过程中，转换课程是很常发生的。我们会花相当长的时间、慢的节奏，陪着学生去摸索自

己想要持续投入的学习主题，不会一开始就要求速效的成果。我不会把“一直换课程”当成是一个问题，而

是在接受这个事实的状况下，透过展开对话，引起反思，让学生有机会意识自己的变化，透过后设的反

思，形成对自己有意义的认识。这样的过程是缓慢的，但却是最根本的“自我当责”。我们可以扪心自问，

这点有多少大人做得到呢？埋头去迎合他人的期待，其实容易得多，但很多最后换来的都是中年的迷惘。

学习的方法百百种，有人师徒跟学，有人喜欢直接行动，有人则适合与人合作。自学生会想要换课程，有

可能是因为课程进行的方式不符合他的个性或天份，或是课程难度过高或过低，甚至是“课程”这种有结构

的学习方式并不适合这个学生。因此，把“换课程”和“逃避学习”划上等号的人，可能需要觉察一下自己观

念上的盲点和限制是什么。



自学生闲暇时在教室内打麻将。摄：陈焯煇/端传媒

如果是国中和高中，我觉得对于大多数“非学术性向”的学生，体制学校的课程对生命没什么帮助。这不是

对体制学校的偏见，而是很多面向可以论证的事实，像是过度注重学业成就，导致“不适合学校”的学生逐

渐落后、被淘汰；课业时间紧凑、面相单一，阻碍学生发展其他特长，忽略个体差异。其实体制学校在学

业上也顾不好，要不然补习班不会这么多，而且也不重视人权，只一味强调老师的权威不得反抗，不解释

原因就强迫学习。

魔豆学院的学生都来自社会上较弱势的家庭，95%都处于课业落后的状态。他们看到课本就会怕，大部分

都不会升到大学。我觉得他们的成绩好不起来，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我在这里四年没有遇过例外，完全

没有。我设了这么多学群，永远没有人是选择读书的学群，很极端，而且落后的科目一定是一样的——数

学、英文、理化。

有资源的家庭从起跑点就会抓高，成为不公平的循环。体制学校是基于语言和逻辑智能设计的，课本、纸

笔测验看重的都是语言和逻辑，我觉得这是一个IQ的霸权。我常跟学生说，成绩不好就是两个原因，一是

你运气不好，因为你的天赋不是语言和逻辑，再来就是你没有钱，无法接受够多的训练，在考试上赢过别

人。

我觉得努力在体制学校的学习过程中是影响最小的因素，我看过很多很努力的学生成绩还是一塌糊涂。他

们很努力，但是因为前面没有跟上，所以后面追不回来，然后学校老师的做法会恶化这件事，因为他们让

这些学生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罚写，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反而是放掉课业的学生如果得到适切的引导，

比较容易走出另外一条自信的道路。


